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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23年
“梅姨”落网
尘埃落定

“阿旺，我的好兄弟，你一路走好！”20日，
额旺格拉同志追悼会上，战友刘兴雨从胸口
炸出这句话时，声音在颤抖，手在颤抖，远处
的雪山草地似乎也在一起颤抖。

2月27日，在追捕命案逃犯的行动中，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民警额旺格
拉主动请战，不幸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
为护一方平安，这位年仅37岁的英勇警察倒
下，长眠在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上。
孩子才一岁多，阿旺甚至还没听到一声

奶声奶气的“爸爸”。
海拔约3500米的红原，几度飞雪。送别

他时，战友、学生、干部、群众……人们挤满了
红原县城的广场，一行行热泪打湿了脸颊。
来自金川的藏族阿妈王正芳与阿旺素不相
识，但一大早就守在街头。“他是为保护我们

平安牺牲的。我一定要来送他！”
在100多公里外的阿坝县阿坝镇一村，上

百户村民呼唤着额旺格拉的名字，转动经筒，
为他诵经祈祷。
这里是阿旺刚参加工作的地方。2012

年，大学毕业的帅小伙阿旺，没有留恋热闹的
成都，而是背起背包，回到川西北高原，担任
阿坝镇一村的大学生村官。
一村原党支部书记共曲甲还记得，这个

爱笑的孩子给村里带来现代气息。那一年，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拉开。村里老人大多
不识字，写各类申请成了头号难题。
“他说叔叔呢，不要愁，交给我就对了。”

共曲甲说，村里新添的电脑没人会使，阿旺就
在村办公室给大家敲材料，常常忙到凌晨一
两点。两年里，他给村里留下1000多份各类

文书底稿。“动土建房、养老看病，谁家没找过
他？很多居民听到噩耗都哭了，我看到至少
上百户群众一直在为他诵经。”
“我的阿旺兄弟啊！”在四川北部紧挨甘肃

的地方，阿坝州若尔盖县麦溪乡乡长杨攀春雷
放声大哭。阿旺在麦溪派出所工作了4年多，
这个乡806平方公里辖区范围只有六个村。
“乡镇上啥也没有，我们就几杯茶，一曲

歌。他一把吉他走到哪带到哪，工作干完就
唱歌，还教我们唱。我也买了一把吉他，没想
到还没学会他就……”杨攀春雷哽咽了，“他
扯结婚证都两次推迟。”
阿旺的搭档、麦溪派出所辅警尕让扎西

记得，辖区泽修村有个孤苦的老阿妈，随口说
了句肚子不舒服。“阿旺哥回头就自掏腰包，
给她买来了藏药和冲剂，还背去了一箱牛

奶。阿旺哥自己的胃病却从来没在意过。”
黄河水，一浪一浪地拍打着河岸。阿旺

工作过的阿坝、若尔盖、红原三县是若尔盖湿
地的核心区域，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之一。在阿坝公安生态警务大战略下，
额旺格拉骑着马背着警务背包，管山、管水、
管护栏围栏。严厉打击破坏草原的违法犯罪
之余，他一次次坐在牧民的牛粪火炉旁，一遍
遍用牧民能听懂的话解释：“挖黑泥巴是在挖
黄河的腰子，挖子孙后代的饭碗……”很多牧
民打心里信任他，跟着他成为“生态义警”，共
同守护河流与草场。
“本来安排他2月28日执行其他任务，27

日的抓捕他可以不参与，但他主动请战，说自
己是老党员，要求担任最危险的侦查前哨。”
战友但真罗尔丹说，“阿旺常说，他离不开草
原，愿意为草原的美丽和宁静多做一些事。”
在警方和干部群众协力搜捕下，杀害额

旺格拉的凶手走投无路，畏罪自杀。3月20
日，阿坝州公安局庄严宣布，将额旺格拉同志
警号“114382”封存。

新华社记者 谢佼 王曦

（据新华社成都3月21日电）

年仅37岁的英勇警察倒在追捕路上，送别那天飞雪伴着行行热泪

“114382”，警魂永垂雪山草地

昨天，媒体记者从广州警方获悉一条重磅消息：近期，经警方不懈
努力，“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谢某某（女）
落网，其即为该案关键人物“梅姨”。这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在
无数人心中激起波澜——那个被称为“梅姨”的女人，终于落网了。
这一天，距离“梅姨”的第一张模拟画像向社会公布，过去了将近9

年；距离“梅姨案”第一起案件发生，过去了整整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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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落网的同一天，被她
拐卖的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
却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十分沉痛
的消息——在他十年前四处寻子
绝望无助的时候，帮他宣传报道，
给予他希望和力量的河南广播电
视台都市频道记者魏华，于3月
19日深夜，因突发心脏疾病不幸
去世，年仅45岁。
魏华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

他是暗访调查记者，他的作品很
多，但他很少出镜，也很少在可能
被公众关注的活动现场露脸，因
为有更多扑朔迷离的迷雾待他去
“卧底”拨开，暴露自己，就是危险。

相比之下，魏华的署名“都市
大先生”更为网友熟知。每一次
调查节目播出之后，他不敢和家
人一起上街，不敢轻易告诉别人
自己的家庭住址。现在，他的名
字终于可以解密了。

本报记者 潘高峰 综合报道

一个“不存在”的人？
“梅姨”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曾困

扰警方多年，也让无数寻亲家庭夜不能寐。
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两年多时

间里，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多名儿童相
继被拐。案发后，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迅速
将该案列为督办案件，省、市、区三级公安机
关联合专案组旋即成立。

2016年，张维平、周容平、陈寿碧、杨朝
平、刘正洪5名犯罪分子落网。2017年6月，
张维平供述其曾在2003年至2005年间拐卖
申聪等9名儿童，并交代了一个关键信息：所
拐儿童，都是通过一个叫“梅姨”的女人贩卖
的。此后，“梅姨案”成为公众对这起系列拐
卖案的代称。

2023年4月，主犯张维平等人被依法执
行死刑。但因真实身份等关键信息的缺失，
“梅姨”作为该案的关键人物，始终未能归案。

2017年6月，广州增城警方发布悬赏通
报，向社会征集“梅姨”线索。通报中的信息极
为有限：女性，真实姓名不详，身高1.5米，讲粤
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广州增城和韶关新
丰地区活动。通报附有一张黑白模拟画像。
那是“梅姨”第一次有了“面孔”。
然而，此后的调查却一次次陷入迷雾。

2019年，应被拐儿童家属多次要求，广州增城
有关部门派员陪同一位曾替被拐儿童画像的
外省退休警务人员，再次为“梅姨”绘制画像。
但经张维平辨认，这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相
似度不足50%，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
更令人困惑的是2020年广州警方的一次

通报。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张维平的供述，
警方核实了几乎所有的细节——“增城的某
一条街，麻将馆等全部都调查过，有可能符合
条件的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暂住人口所有都
进行了排查，花了几个月时间，这些细致入微
的工作，全部都接触过”——但结论是：目前
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
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个人，究竟是真实

存在的罪恶帮凶，还是张维平为减轻罪责而
虚构的“影子人物”？“梅姨是否存在”成了悬
在所有人心头的问号。

“不查清不放过”
面对疑问，专案组没有停下脚步。
警方采取的策略是“内紧外松”——公开

层面，案件似乎陷入沉寂；但在不为人知的暗
处，调查从未中断。按照“不查清不放过，不
核实不罢休”的原则，专案组民警多年来坚持
走访调查、反复核实每一条线索。
转机出现在2025年。在公安部指导、外

省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专案组发现一个
名叫谢某某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
合。经进一步核实，谢某某正是警方苦苦寻
找多年的“梅姨”。
据知情人士透露，多年过去，“梅姨”谢某

某的长相变化极大，与此前公布的模拟画像
相似度不到30%。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多
年来即便有人与她擦肩而过，也无法将她与
那张广为流传的画像联系在一起。

今年早些时候，专案组将嫌疑人谢某某
抓获。经审讯，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她已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至此，这个曾经“不存在”的人，终于有了

真实的身份、真实的面孔。

“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多年”
消息传开的那一刻，无数被拐儿童家庭

的电话铃声响起。
申聪，那个曾被“梅姨”拐卖的孩子之一，

听到消息后难掩激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
还和父亲一起去寻找‘梅姨’，作为被‘梅姨’
拐卖的孩子之一，我等她落网这一天等了十
多年。”他说。
申聪的父亲申军良，这些年为了寻子几

乎倾尽所有。听到“梅姨”落网的消息，这位
坚持寻找多年的父亲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表示，将出发前往广州。
钟彬是另一名被“梅姨”拐卖的孩子。他

的父亲钟丁酉接到警方电话通知后，难掩喜
悦。而钟彬本人的反应更为强烈——他激动
到呕吐。“我一直不敢相信，我一度以为‘梅
姨’已经不存在了，我连忙把消息告诉了爸
妈。”他说，“梅姨”改变了很多被拐孩子的人
生轨迹，“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开庭的时
候我们一定会到场见证她接受正义的审判。”
欧阳国旗是“梅姨案”最后一名被找回的

被拐儿童欧阳佳豪的父亲。欧阳国旗表示，接
到警方电话时，情绪久久不能平静，“等这一天，
等了20年，压在全家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电影《亲爱的》寻子父亲人物原型孙海洋

则表示，这么多年“梅姨”其实是一个极具争
议的存在，很多人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

人。他曾经和众多寻子家长一起前往紫金县
找孩子，就是因为“梅姨”曾经在那里住过两
年联系过买家。他希望法律严惩“梅姨”，希
望通过她交代更多拐卖犯罪事实和被拐孩子
信息，让更多孩子回家。
这些家庭，都曾在漫长的寻子路上互相

支撑。如今，9名被拐儿童已全部找到。而
“梅姨”的落网，则为这起案件画上了最后的
句号——尽管对于受害家庭而言，伤害永远
无法完全抹平。

画像之外的真实面孔
“梅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媒体曾报道过一位与“梅姨”同居过的男

友的回忆。他称，当时的女朋友自称叫“潘冬
梅（音）”，不知道是真名还是假名，自称家在
广州，有两个女儿，当时有五十多岁。是亲戚
介绍认识的，她总是住两天就走，没有拍照
片。同居两三年之后，“梅姨”自称回家拿户
口本回来结婚，之后就消失不见。在他们交
往的两年中，“梅姨”每次在他家住一阵就走
了，说是去做生意，过一阵又回来。而且从来
不让人看她的身份证。
申军良也曾向媒体描述过了解的“梅

姨”：曾在紫金县生活过，化名潘冬梅，身高约
1.5米，会说粤语和客家话。
这些碎片拼凑出的，是一个深谙隐匿之

术的女人——她行踪不定，从不在一个地方
久留；她从不让人看到自己的身份证，甚至连
同居多年的男友都不知道她的真名；她善于
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像一条滑不留手的鱼，
在人群中悄然穿行。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警方多年追查始

终难有突破。

正义不会缺席
人民日报微博发表评论认为，此案向全

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任何拐卖犯罪，无论时间
过去多久、罪犯藏身何处，都难逃法网。正义
或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是对罪恶的雷
霆震慑，更是守护万家团圆的坚定承诺，必将
为防拐打拐注入更强信心。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分析认
为，“梅姨”在该系列拐卖案件中，长期充当核
心中间人，负责中转接送、牵线买家，是整个
拐卖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根据
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涵盖拐骗、绑架、
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全链条行为。
即便她没有直接拐卖孩子，只要参与上述任
一环节，就构成拐卖儿童罪的共犯。

已查实通过“梅姨”中转贩卖的儿童多达
9名，远超“三人以上”的加重处罚门槛。其行
为直接导致多个家庭支离破碎，父母半生寻
子、家破人散，社会危害性极大，完全符合“情
节特别严重”的法定标准。同案主犯张维平
已被判处死刑，作为拐卖链条核心共犯的“梅
姨”，量刑上限完全可达死刑。

从2003年第一起案件发生，到2026年
“梅姨”落网，23年过去了。那些曾经襁褓中
的婴儿，如今已长成青年；那些曾经年轻的父
母，如今已两鬓斑白。这23年，是一个个家庭
支离破碎的23年，是无数人辗转难眠的23
年，也是警方锲而不舍、追查到底的23年。在
那些被拐孩子曾经走过的街头，在那些父母
曾经贴满寻人启事的墙角，在那些画像几经
更迭的通缉令上，追寻的脚步从未停歇。

如今，这起牵动无数人心的案件，终于迎
来了它的结局。对于那些破碎后又重新拼合
的家庭来说，这一次，他们可以真正地，向前
看了。


